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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焦陂在历史文献中有焦陵陂、燋丘、椒陂等多种称谓。其最早可能兴建于三国正始年间，中经
唐柳宝积和宋欧阳修、苏轼的几度修治，灌溉和交通功能在北宋时达到最佳，从而带动了位于陂塘之侧焦
陂镇的繁荣。此后，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焦陂塘在清初时基本废弃，焦陂古镇也因此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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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icissitudes of Jiaobei Pond

JIAO Cun － chao，CHEN Yen － xi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cience，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Jiaobei had different appellations，such as Jiaoling，Jiaoqiu and Jiaobei( 椒陂)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is possible that Jiaobei pond was originally founded in Zhengshi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Dynasty． After it was repaired
by Liu Bao － ji，Su Shi and Ouyang Xiu，its irrigation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bring prosperity of Jiaobei Town，a town near Jiaobei Pond． From then on，because of natural，factitious and
other factors，Jiaobei Pond was basically out of u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and therefore，Jiaobei Town de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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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塘，《国语》云: “陂塘污庳，以钟其美。”韦昭注:

“畜水曰陂，塘也。美，谓滋润也。”①王祯《农书》亦云:

“《说文》曰: 陂，野池也，塘犹堰也。陂必有塘，故曰陂

塘。《周礼》: ‘以潴蓄水，以防止水。’说者谓: ‘潴者蓄

流水之陂也，防者潴旁之堤也。’今之陂塘，即与上

同。”②可见，陂塘是古人在天然湖泊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一种水利设施，其主要功能在于蓄水和灌溉，“所谓湖塘

陂堰者，于天时，无雨则可由沟以畜，而田可施灌溉之

功”③，其灌溉农田的能力视陂塘水域面积大小而各异，

“溉田，大则数千顷，小则数百顷”，甚者可“足漑田亩千

万”。此外，陂塘还有其他优点与功效，如“比作田围，特

省工费，又可畜育鱼鳖，栽种菱藕之类”④。历史时期的
淮河流域，面积不一、形态各异的陂塘星罗棋布⑤，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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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浩淼的芍陂和鸿隙陂最为著名，因此也广受学界关

注①。作为一处水域较小的陂塘，历史上的焦陂位于今
安徽阜阳境内，文献多以“焦陵陂”、“椒陂”等名之，并
云其面积“广十余顷”，可“溉田万亩”②。该陂塘今虽无
存，但在历史上曾存在并为人所用 1500 余年，其蓄水灌
溉和水运功能对皖北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一

定作用，欧阳修曾作《忆焦陂》，对之多有称颂。同时，陂
塘附近有座与之同名的古镇，亦曾兴盛一时，学界对历

史时期的焦陂塘及焦陂镇缺乏基本的研究。本文主要
利用方志等文献，拟对焦陂的兴废状况作初步考察。

一、焦陂与椒陂:名谓沿革考

焦陂塘在文献中最早的称谓是“焦陵陂”，见于郦道
元《水经注》淮水篇:“淮水又东北，左会润水。水首受富
陂，东南流为高塘陂，又东，积而为陂。水东注焦陵陂，

陂水北出为鲖陂。”③清人杨守敬等曾据郦注，把《水经
注》所述河湖绘制成图。将杨守敬等《水经注图》中所绘
的焦陵陂位置( 图 1 之左图) 与正德《颍州志·州图》
( 图 2) 相对照，我们发现，杨图中焦陵陂( 焦湖) 与正德
《颍州志·州图》中椒陂塘恰处在同一位置，即皆位于汝

阴( 颍州府) 城“南六十里”④，且两图中的焦陵陂( 焦
湖) 和椒陂塘均有水道直达府城。据此我们可以推知，
《水经注》中的焦陵陂( 焦湖) 即是后世文献中的椒陂
塘。相关文献对此也有明载，如道光《阜阳县志》“椒陂
塘，县南六十里，广十余顷，即《水经注》之焦陵陂，旧作
塘”⑤; 同治《颍上县志》“《水经注》: ‘润水首承富陂
……东积而为陂水，东注焦陵陂’，焦陵，即今阜阳焦陂，

唐焦亦作椒也”⑥。可见，《水经注》之焦陵陂( 焦湖) 即
是后世所谓的焦陂塘。

图 1 焦陵陂( 左) 和燋丘陂( 右) 位置对比图
说 明:左图据杨守敬等《水经注图( 外二种) 》( 中

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350 页) 改绘; 右图据杨守敬《历代
舆地沿革险要图·北魏地形图》南 3 卷中( 《中华大典·

历史地理典·总论分典》，西泠印社 2012 年版，第 2537

页) 改绘。

然而，在《魏书》中，焦陂塘则被称为“燋丘”，“胡城
……有燋丘、雉鲖二陂”⑦。关于胡城，《太平寰宇记》

“汝阴县”条载: “胡城，在县西北二里。春秋时胡子国

也。春秋昭公四年，‘楚子、胡子伐吴’。杜预注‘胡国，

汝阴胡城’是也。”⑧据此可知，旧胡城在汝阴县城西北

二里处，两者相距甚近。因此《魏书·地形志》云胡城有

二陂，即谓汝阴有燋丘、雉鮦二陂。嘉庆《大清一统志》

和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山川》“椒陂”条皆引《魏书·

地形志》文作注，“椒陂，在阜阳县南。《魏书·地形志》:

‘胡城有燋邱、雉鲖二陂’……旧志椒陂即焦陂也。”⑨其

意谓燋丘和雉鲖二陂中的一处陂塘即为后世称之的焦

陂塘。那么，究竟是燋丘陂抑或雉鲖陂才是焦陂塘呢?

这里，我们将杨守敬等《水经注图》所绘焦陵陂区位所在
( 图 1 之左图) 与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北魏地

形图》所标注的燋丘陂和雉鲖陂位置图( 图 1 之右图) 相

对比，不难发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北魏地形图》中

位于汝阴郡城南方的燋丘和雉鲖二陂的位置，分别与

《水经注图》中郡城南方的焦陵陂( 焦湖) 和鮦陂的位置

相对应，即燋丘陂对应焦陵陂( 焦湖) ，雉鲖陂对应鮦陂。

而据前所考，焦陵陂( 焦湖) 即为后世文献中的焦陂塘，

因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魏书·地形志》中所记的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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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即是后世的焦陂塘。
《新唐书》载:“颍州汝阴郡……南三十五里有椒陂
塘”①。可见，焦陂至晚在唐代又有“椒陂塘”之名。宋
元时期的文献中焦陂的称谓多不一致，欧阳修及苏轼的

诗文中多用焦陂，这也是所见文献中最早出现的焦陂之

名，但北宋中叶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又载: “汝阴。

五乡……椒陂、栎头四镇。”②《金史》亦载:“颍上……镇
十，永宁……椒陂。”③所以，宋元时期虽然用焦陂，但同
时亦沿用唐代椒陂之称。明清时期的各类文献多沿袭
宋元时期的称谓，“焦陂”、“椒陂”互用。综上可知，在不
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焦陂有着不同的称谓，从汉魏时

期的焦陵陂、燋丘陂等诸称，中经唐代，最后在宋元时期
确立了焦陂和椒陂的称谓。

焦陂在各类历史文献中有焦陵陂、焦湖、燋丘、椒陂
塘等多种称谓，因而容易使人将之与区域内的其他陂塘

相混同。如有学者就认为高塘陂与椒陂塘为同一陂
塘④，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一，如前所述，汉魏以后各类
文献记载均以《水经注》中焦陵陂为椒陂塘，而未有指高
塘陂为椒陂塘者; 其二，按前引《水经注》记载，润水到达
富陂后，接着往东南流至高塘陂，之后才汇集至焦陵陂。

焦陵陂即是椒陂塘，故可确定高塘陂和椒陂塘是位于润

水之上两处不同位置的陂塘，高塘陂位于椒陂塘上游，

两者并非同一陂塘。

图 2 正德《颍州志·州图》中椒陂塘位置图

二、焦陂塘兴废考

关于焦陂塘的具体位置，按前引《新唐书》记载，应
位于当时的汝阴郡城南 35 里处。但是，明清皖北有关
方志的记载与此有所出入，或云在州南 60 里者⑤，或云
距府城 40 里⑥。尽管记载有所差异，但总体出入不大，

大致位置可以基本确定，即焦陂塘位于距明清时期的颍

州府城以南大约 35 里至 60 之间的润河水系上( 见图 1

和图 2) 。

据邹逸麟统计，周秦至西汉时代，华北大平原上见

于文献记载的湖沼有 40 余处，而事实上秦汉时期黄淮

海平原上存在的湖沼数远不止此，这些湖沼多是由洼地

积潴而成的天然湖沼⑦。但是到了东汉时期，颍州境内
则开始出现了众多人工修建的陂塘，就连东汉设县也以

“富陂”为名。对此，《十三州志》记云: “汉和帝永元九

年( 97 年) ，分汝阴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
也。”⑧“多陂塘以溉稻”，说明古人多将天然湖沼改造成

用以灌溉农田的陂塘。颍州古时又称汝阴，因陂塘众多

而于汉和帝永元九年( 97 年) 专置一县，冠名富陂，说明
此时汝阴境内就已存在着众多陂塘，但焦陂是否也在其

列，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公元 3 世纪的曹魏时期，据
《晋书·食货志》记载，正始四年( 243 年) ，司马懿命邓
艾在淮河流域屯田，邓氏乃“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⑨，

焦陂是否就在此时修建，文献中也无明确的信息。到了

北魏时期，焦陂才以焦陵陂的称谓正式见于《水经注》。

据此可以确信，焦陂塘至少在《水经注》的时代既已修
建。但据邹逸麟研究认为: “《水经注》记载汝颍之间有

数十处连珠式的陂塘，很可能就是邓艾时兴建的遗迹，

或者是曾被其利用过。”⑩这一推断基本符合史实。因
为: 其一，《水经注》虽最早记载焦陵陂，但郦氏也并无说

焦陵陂何时由何人所建，这只能说明在其之前焦陂塘就

早已修成; 其二，从邓艾在颍州大兴陂塘之后到郦道元

时期的文献中，尚未发现该地区有大规模兴修陂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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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焦陂塘在这段时间内修建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综上分析，并结合前引《晋书·食货志》的记载，将焦陂
塘兴修的最早时间追溯到曹魏时期应该不存在很大问

题。由此推断，焦陂塘可能最早于正始年间( 240—249

年) 由邓艾主持修建。

及迄唐朝，因陂塘淤圮，国家组织人力对焦陂塘进

行史料记载中的第一次修治。《新唐书·地理志》: “颍
州汝阴郡……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田二百
顷，永徽中，刺史柳宝积修。”①然而，后世不少文献在载
录此一史实时，多将“修”改为“开”。如《读史方舆纪
要》:“椒陂塘，在州南三十五里。唐永徽中刺史柳宝积
所开，引润水，溉田二百余顷。”②又如乾隆《江南通志》:
“椒陂塘……唐永徽中刺史刘宝积( 此处讹误，应为柳宝
积) 所开，引润水，灌田二百余顷。”③虽仅一字之差，但
“所开”则意味着焦陂塘最早为柳宝积修建，但事实上，

永徽年间颍州刺史柳宝积只是对焦陂塘进行一次较大

规模的扩修。因为如前所述，焦陂塘最早可能在曹魏正
始年间由邓艾所修，最迟亦不会晚于北魏时期，早在唐

代柳宝积任颍州刺史前就已存在，《水经注》“( 淮水) 又
东，积而为陂水，东注焦陵陂”④的记载也可证之。而且
清代杨守敬早就明确地指出了永徽年间焦陂水利工程

的性质:“《唐志》，汝阴南三十五里有椒陂塘，引润水溉
田二百顷。永徽中修，盖修其故道耳。”⑤“修其故道”不
仅明确了工程的性质( “修”) ，而且明示了工作的内容
( “修其故道”) 。根据方志记载，永徽四年( 653 年) 颍州
境内发生了一次较严重的旱灾，“高宗永徽四年，夏、秋
旱，光、婺、滁、颍等州尤甚”⑥; “永徽四年夏，汝阴、颍
上、霍邱旱。”⑦可能正是此次严重的旱灾，让时任颍州
刺史的柳宝积决心对焦陂塘进行扩修，以便能够平时多

蓄积水以备干旱之时救急。由此，我们推知柳宝积对焦
陂塘扩修的具体时间可能在永徽四年至六年( 653—655

年) 间，由于唐高宗永徽纪年只有 6 年，所以最迟不会晚
于永徽六年( 655 年) 。

北宋时期，欧阳修及苏轼相继守颍，二人皆对颍州

的河渠陂塘大力整治，其中就包括对辖境内的一条人工

开挖的河道———清河———多加疏浚，“宋皇佑、熙宁间，

欧、苏两公相继守颍，益加浚治。”⑧尤其是苏轼“乞留黄
河夫万人浚湖并境内沟洫”⑨，并在清河水系上置三闸，
“千夫余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瑏瑠三闸的作用是
对清河“以时蓄泄”瑏瑡。清河南连淮河，北抵府城，中穿
大小润河和椒陂塘( 见图 1 和图 2) 。疏浚后的清河交通
便利，舟楫北可达府城西侧的西湖及颍水上游，南可至

淮水。而作为居于清河水系上的一处陂塘，焦陂塘自然
也于此时一并得以修治，其蓄水灌溉和水运的功能达到

了极致。欧阳修《忆焦陂》一诗可以证之: “焦陂荷花照

水光，未到十里闻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鱼肥鲙
如玉。清河两岸柳鸣蝉，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渔翁酒
家保，金龟可解不须钱。明日君恩许归去，白头酣咏太
平年。”瑏瑢欧阳氏的另一诗句“共载一舟浮野水，焦陂四
面百花开”瑏瑣可相印证。这些诗句向世人展示的是这样
一幅繁盛图景: 北宋时期，有着丰沛积水的焦陂塘连接

清河，舟楫往来穿行其间，北达府城，南抵淮河，发挥着

重要的水运功能。夏季来临，塘内荷花满陂，荷香四溢，

水中栖息着各种丰富的淡水鱼类，渔产丰饶。陂周农人
引水溉田，农业颇获丰收; 商人收购余粮酿造美酒换取

金钱，商业氛围甚为浓厚。这些反映了焦陂塘区域一幅
清平盛世、农业繁庶景象，印证着此时期陂塘的水运和
灌溉功能之兴盛。

金元易代，颍州地区战火频起，此时期的文献中虽

无维修陂塘之明文，但大致可以推断焦陂塘仍在使用。

因为从欧阳修和苏轼在北宋皇佑、熙宁年间( 1049—
1077 年) 对焦陂塘进行修治，到对之再加修葺的明成化
年间( 1465—1487 年) ，其间共 400 余年，倘若焦陂塘在
此间早已湮废不用，那么曾在成化年间任颍州同知的刘

节便不可能再度对焦陂塘进行修治，“刘节，庐陵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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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9《忆焦陂》，

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45 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 9《新春有感

寄常夷甫》，第 144 页。



化十三年由贡士同知颍州事，修清白陂、焦陂等堤”①。

而且在由刘节主撰的正德《颍州志》之《州图》中，椒陂
塘仍被清晰标注( 见图 2) 。因而，到明中叶焦陂塘仍在
发挥着蓄水灌溉的功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元明时期，黄河频频南决，明

代黄河干流多次夺颍入淮，黄水泛滥颍境。《明史·河
渠志》:“( 洪武) 二十四年( 1391 年) 四月，河水暴溢，决
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

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而贾鲁
故道遂淤。”②这是黄河干流首次夺颍入淮，此后又在正
统十三年( 1448 年) 、弘治二年( 1489 年) 、嘉靖十二年
( 1533 年) 及明末，黄河主流多次夺颍入淮，颍河成为全
黄南下的干流③。众所周知，黄河水质含有大量泥沙，

其泛溢之处，泥沙淤积，极易造成湖沼湮废。黄河长时
间将颍水作为干流，颍水河道狭窄，颍水全河难容黄河

汹涌的水势，黄水势必泛溢颍境，由此使得位于颍水流

域的焦陂塘在颍州同知刘节于明成化年间最后一次修

治后渐遭黄河泥沙的淤积。清初，顺治和康熙时期的两
部《颍州志》中皆无焦陂塘已遭废弃的文字记载，可以说
明该塘虽渐遭淤积，但仍尚可使用。但是到了乾隆年
间，焦陂塘已遭废弃的文字明载于坟籍: “椒陂塘，郡城
南六十里，广十余顷，唐刺史柳宝积教民置陂，引润水入

塘，溉田万顷，欧阳公诗作《焦陂》，当时自城舟行，由清
河可达焦陂，今塘已废。”④可见，自明以来，由于黄河屡
次泛颍，加上成化后久无修缮，焦陂塘减趋淤积，以致到

乾隆初年，焦陂塘终遭湮废，彻底失去了其蓄水灌溉的

水利功能，从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三、焦陂镇的兴衰简史

关于焦陂镇位置，按正德《颍州志》的记载，“在州南
六十里润河上”⑤，该志所载焦陂塘位置同样“在州南六
十里”⑥，据此可知，焦陂镇位于焦陂塘附近。

作为一座古镇，焦陂镇的历史亦相当久远。明成化
《中都志》记载当时的焦陂镇附近有一座古城遗迹: “古
城二: 一在州东南椒陂镇，一在州西阳桥下流。”⑦正德
《颍州志》亦有相关记载:“古城二: 一在州东南椒陂镇东
二里……置小衙门也。”⑧嘉靖《颍州志》亦载:“古城: 州
南椒陂镇有二城。”⑨这些记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其一，明成化至正德年间的焦陂镇附近存在着一座城池

废墟; 其二，古城废墟的轮廓是座城池，说明此地曾经筑

有城池，而城池在古代一般为该区域的军事或政治中

心。由此可知，焦陂之地曾经成为该区域的统治中心。

至于这座古城为何时所建、何时毁弃，后世文献皆无明
确信息，故不可详考。但可以这样理解，焦陂古城废墟
的存在不仅说明焦陂镇的历史相当久远，而且从侧面反

映了焦陂镇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

正德《颍州志》对当时的焦陂镇亦有所记:“椒陂镇，在州
南六十里润河上，前代置镇，有碑存，实宋仁宗宝元二年

( 1039 年) 乙卯立石，推知置镇又在立碑之前，今镇废而

规制尚存。”⑩该志又另记: “椒陂镇碑，宋置，在废镇西
佛寺塔边，剥落难辨，末云: 宝元二年乙卯许平立石。”瑏瑡

嘉靖《颍州志》对当时的焦陂镇记载为: “镇八: 州，沈丘
……椒陂，南六十里，今废。”瑏瑢此三条记载联系前引文
献综合分析可推知: 一、在古城被毁弃之后，后世于故址
之旁建成焦陂( 城镇) ，并在隋唐时期编制成镇; 二、北宋
时期，焦陂镇的繁荣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镇中建

有佛寺和佛塔，意味着此时人口繁盛，商业发达，时人为

铭记此一盛景，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刻石立碑为纪; 三、该
镇后来又被毁弃，“今镇废而规制尚存”，说明明代正德
年间又于废镇旁重建，但在嘉靖年间，又再次遭毁弃。

到清代，康熙《颍州志》对椒陂镇的记载为: “椒陂
镇，在南乡六十里，今废。”瑏瑣但在该志《境图》中却标注
有“焦陂集”瑏瑤，说明废弃的只是镇的规制，但作为人类
生活聚集的中心仍然存在。此外，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
期的皖北方志均把焦陂镇列为一处普通集镇，并无其它

详尽描述，可见该镇虽仍存在，但已如皖北其它普通的

集镇一样已无繁华之景。

焦陂镇的繁荣、衰落与焦陂塘水利功用的发挥休戚
相关。欧阳修《忆焦陂》吟唱的不仅是北宋时期焦陂塘
的风光秀丽、物产丰饶，同时也是对岸边焦陂镇繁荣的
极大赞誉，镇中建有佛寺和佛塔也是明证，说明焦陂镇

的繁荣得益于焦陂塘蓄水灌溉和水运功能的极大发挥。

即便是在宋金对峙时期，焦陂镇位于金统治之下且处于

宋金对峙的前沿区域，虽战火频仍，但因陂塘之佑，仍能

( 下转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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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复胡近仁时说此报“此间无人看，故不曾见”了①。

胡适除给倪嗣冲写信外，还托刘道章、关芸农帮忙，

同时，又致函同乡友人“意君”，请里中人士进一步搜集
证据，预备查办员来时提出控告。此见 11 月 4 日胡适
致许怡荪函:

舒炳耀被打死一事，我已作一详函与老倪。前日警
务厅长刘道章到京，我也写了一封详函与他，又托关芸

农代为转托，想不致完全无效。一面我又写信与意君，

请里中人士搜集证据，预备查办员来时控告之用。此次

若不推倒老李，真可谓暗无天日了②!

由此可见，胡适的行动可谓周密。而其中转托刘、

关帮忙事，即胡适复胡近仁函中所说“近复托他人帮忙，

不久当可发生效力”所指。次年 1 月，恶迹昭彰之李懋
延被调往无为县担任县知事，不知这是否与胡适的 10

月 28 日详函及相关活动有关。这种结果，虽与胡适等
要求将李“撤职法办”的诉求差距甚大，但李氏毕竟不能
再为虐绩溪，这也算部分的胜利了。

通过以上考辨，笔者深深体会到: 对任何史料，必须

首先要考辨其时间和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才有助于尽可

能全面、详尽地还原历史本真。而历史真相越丰满，就

越有助于分析历史现象背后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规律性

的东西。

作者简介: 宋广波( 1970 － ) ，男，山东章
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事实是，胡近仁 1918 年 10 月 30 日致函胡适时，

尚不知两日前胡适曾致函倪嗣冲。所以，胡适在复胡近
仁时，提到 28 日致倪函的有关信息。倘不明此，极易对
有关史料作出误读，如吴元康认为，“据胡近仁观察，胡
适此信所述案情多所浮夸，估计系传言人所误，胡适当

不会故意如此。”( 《胡适与绩溪县知事李懋延的斗争》，
《江淮文史》2007 年第 3 期。) 其实，胡近仁说的内容“浮
廓”的是在此函之前的“三电”，而不是 28 日之函。另，

胡近仁转述胡适母亲要胡适“不必多管闲事”，也是在
28 日函之前的事。

②胡适致许怡荪函，第 62 号。

( 上接第 138 页) 保持其繁荣，从而成为当时区域内十
大镇之一①。明代至清初，由于焦陂塘仍被用于蓄水灌

溉和水运，所以虽然焦陂镇屡遭毁弃，但仍能得以重建。

只是有明以来，黄河南泛颍境，颍州域内的湖沼陂塘多

遭泥沙淤积，焦陂塘也因此逐渐丧失了其基本功能，赖

陂塘而兴盛的焦陂镇也因此渐趋衰落，虽然作为一处人

类生活聚集的普通集镇仍得延续至今，但与宋时繁盛之

景已不可同日而语。

余 论

位于淮河流域的颍州，境内地势平坦，“田土皆平原

旷野”②，且“无高山大阜”③，因此历史上是中国重要的

农业区域之一。然而，广袤的平原地势，加之季风气候

的影响，使其极易发生水旱之灾。因此，从汉魏至唐宋，

地方官员重视沟洫的兴修和疏浚，“颍境……田土皆平

原旷野，不皆近河，必随地有沟，以达于淮，故魏邓艾始

开河渠，唐柳宝积修椒陂塘，宋苏轼治沟洫，皆以水利为

重。”④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带动了颍州地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与繁荣，焦陂塘灌溉和水运功能的极大发挥带动了

焦陂镇的繁荣即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及至明清，

由于黄河屡泛颍境，其内诸多湖沼泥沙淤积，而地方官

员对水利的忽视，也加剧和加速了陂塘湮废的程度与进

度，焦陂塘的兴衰只是其中一例。嘉靖《颍州志》即指出
了这种情形:“沟洫所以时畜泄，备潦旱，利莫大焉……

今之有司多置而不讲，是失轻重之宜矣。”⑤区域水利设
施久无修治，直接影响了颍州地区的的农业经济，进而

导致区域社会发展滞缓，焦陂镇的衰落即其明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华东
地区灾荒环境下的社会治理研究”( 10BZS058 )
和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专项课题重点项目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水旱灾害资料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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